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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朝聖」，對很多基督徒來說，這是一個十分陌生的名詞。比起其他有信仰的人，或是沒有信仰

的人，基督徒對這個名詞更不理解。這又不能見怪，畢竟朝聖是被宗教改革的眾先驅猛烈抨擊及唾

棄的對象；是與贖罪券，和以行為賺取恩寵這些信念掛鉤。朝聖不再是基督徒的靈性操練了。況且

耶穌豈不是說過，現今敬拜上帝的，是要以心靈按真理的敬拜，而不再是規限了時間及地點的敬拜

（約四 24）。 

偏偏聖經又充滿了對朝聖的表達。流浪、旅程、過節、接近、同行、相遇，都是朝聖的用語。

列祖自認為是一個流浪者，是在旅程中的人（參申廿六 5）；摩西向法老的要求，是帶以色列人到曠

野裏過節（出五 1）；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之後，首先做的事是行割禮和守逾越節（書五

4-10）；而律法規定以色列的男子每年要上聖所過節三次（出二十三 14-17）。耶穌童年時與父母失

散（路二 41-52）；他潔淨聖殿（參約二 13-22）；以及在約翰福音中很多表述均與朝聖過節有關（例：

約七至十）。耶穌整件受難的事件亦與過逾越節的朝聖吻合。就連使徒保羅，他亦要趕在逾越節的時

候帶著外邦信徒對耶路撒冷貧窮信徒的捐獻與及外邦的信徒回去，好將這些信徒作為獻上的初熟果

子（參羅十五 16，徒廿一 26；廿四 17）。 

然而，我們又見到在君士坦丁之後，朝聖變得恆常化，成為一種普遍的宗教活動。而信徒亦對

整件事加上不同的意義：為認識更多；為了解真理；為贖罪；為解決被罪纏繞；為疾病求醫治；為

困難尋求幫助、解脫；為要確保將來受較輕的苦楚；為要確定能夠得救和被上帝所接納。除了此等

與信仰有關的原因外，亦有種種世俗的原因引發朝聖：政治的原因；貧窮的原因；不滿當時制度的

原因；甚至是不可告人的隱藏原因，而去朝聖。朝聖不斷被賦予新的意義。而朝聖亦被扭曲、變質、

腐敗、及被利用，最後為改革家所唾棄。 

改革家似乎亦矯枉過正，一竹篙將朝聖置於死地。但這種潛藏在所有人類內心的宗教渴求，仍

以不同的方式在世界不同的角落表現出來。朝聖又被賦予新的意義：在英國，朝聖變成了攜手共渡

艱難的象徵，亦是一種宗教表現。在挪威，它成了國民身份認同的象徵，亦是教會為堅信的青少年

提供的一種緞練。在法國的泰澤，它成為靈性的追尋及復和的媒介。在歐洲大陸，它成了文化的傳

承。在中東和以色列，它又以另外一個名詞—學習考察—出現，成為了對宗教熱誠和對真理、真實

歷史事件追尋的象徵。 

朝聖之所以迷人，是因為它是一個很大的承載器。人生本是一條路程，朝著一向方向、終點進

發，在人生的過程中其實我們需要的不多，為要到達目的地，有智慧的人生就不能擔擱在無謂的事

情上⋯⋯朝聖者可以在朝聖的過程中，體會這些人生的真諦。朝聖是身、心、靈的活動，（舊約詩篇多

首朝聖的詩歌均指人要手潔心清去朝見上帝，例：詩八十四。）長時間進行這單調、獨處的步行運

動對人的身、心、靈健康均有所裨益，無怪乎在中世紀時成為了醫治的途徑之一。朝聖亦是一種到

外地見識旅遊的活動，甚至有學者認為現代旅遊的前身就是朝聖。這種旅遊的經歷，若加上謙卑與

欣賞的態度，實可令人放下自我與成見，成為一個虛懷若谷、見多識廣的信徒。 

最後不能不提的是靈性經驗。很多朝聖者都有他們獨特的原因走上這條獨特的道路。據筆者的

個人經驗與觀察，看見很多走在這條朝聖道路的信徒，都會在這歷練之下，感受到上帝對他們個別

訴求的回應。這並不一定是對個別祈求的答覆，很多時是上帝給他們一個經祂裁剪過，為他們度身

訂造的體驗，成為朝聖者銘記心底的靈性經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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